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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的緘默 

好端端的一個人，為什麼會選擇不說話？「選擇性緘默症」(Selective Mutism) 

是個有趣的症狀。這也是個耐人尋味的現象，因為說話不說話，本來就是一種

選擇，為何選擇不說話，就是一種病？ 

這個男孩十五歲，就是被診斷為「選擇性緘黙症」。從小學開始，他就不開聲

說話，老師拿他沒有辦法，只有讓他用眼睛來表達，同意時眨一下，不同意時

眨兩下。又叫同學去幫他，讓他向同學低聲耳語，然後由同學代他發言。這些

辦法在小學時還行得通，甚至讓他看來很有獨特個性。但是上了中學，一個不

肯說話的人就很難生存，因為很多學習都是小組活動，同學再也不肯與他共

組，免得被他的奇怪行為拉低全組的分數。 

轉介這個家庭的社工感到十分氣餒，他說：「無論我怎樣努力，以各種方法去

啟發他，換來的仍是一個毫無表情的反應！」 

原來他在家中也是一樣不愛說話，家的面積很小，他睡在廳中，自己用書籍堆

成一道牆，誰也不許碰。母親不小心移動了，他就會大發脾氣，鬧個不休。父

親看不過眼，但是每次教子的經歷，都是不歡而散，甚至被疑為虐兒。 

這個家庭，牽涉了各種不同服務機構。每個人都想這個青少年說話，但是千軍

萬馬，都無法讓他開金口！ 

他們要求我們為這家庭作一個評估，同時警告我說：「別想他會與你說話！」 

其實要他說話，並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好奇，這個少年可以長久地保持緘

默，身旁必有很多代言人。 

與這一家三口會面時，少年人固然不說話，父母也沒有什麼話說。父母親只是

零零落落地數落兒子：不聽話，不回應，東西亂放，起居沒有規律。焦點都放

在孩子身上，好像問題完全屬於孩子一個人的。治療師最怕碰到的情況，就是

父母一同向你投訴兒女的行為問題，讓你無從著手。 

因此我對他們說：「孩子是家庭的產品，在談孩子前，能否讓我先了解你的家

庭？」 

母親其實是個健談的人，她坦白地告訴我們，自己在國內的農村長大，丈夫是

媒人介紹的，相識半個月便談婚嫁。來到香港，發覺一切都與想像中不一樣。

她說：「當時很不習慣香港的居住環境，像籠屋一般！實在難受。」 

加上這是丈夫的第二次婚姻，還留下一個幾歲大的兒子讓她照顧，一結婚就做

母親，而且孩子對她十分抗拒，處處排斥她，可見這個過埠新娘有多為難。中

港婚姻的悲哀，就是夫妻的結合，往往基於不同的需求，男人想要一個家，女

人響往一個更好的天地，本來並無不妥，問題是，這種配合很容易造成一種同

床異夢。來港二十多年，她還是保養得十分年輕。她承認，與兒子關係特別密

切，與丈夫就無可奉告。談起妻子的經歷，丈夫無從答口，只好問她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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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開心的地方嗎？」沒有等她回應，便代她答道：「她一直都很快樂，沒有

不滿意之處！」 

對丈夫而言，他的最大苦惱是孩子不聽話，只想有人為他把孩子修理好，他並

不願意去想妻子是否快樂。單憑這個小回合，就可以想像這對夫婦之間有著多

大距離，反而是那個不說話的孩子，眼珠不停轉動，緊緊地關注著父母的一舉

一動。 

其實一個人不說話，並不等於沒有表達，眉目之間，他一直是不斷地回應著我

們的談話，只是不用語言而已。 

我讓少年人坐到我的身旁，對他說：「他們都說你不愛說話，你知道嗎，不愛

說話的人，耳朵特別大，你的耳朵大嗎？」 

他聽話地坐到我旁邊，讓我像醫生一樣檢查他的耳朵。 

我又說：「不用嘴巴的人，會特別用眼睛，你的眼睛流利嗎？」 

他的眼睛十分清朗，真的溜來溜去極為利落。 

我又說：「你選擇不說話，一定有你的理由，聽說你在家中用書本把自己包圍

起來，是想要保護自己的空間嗎？」 

他聽不懂我的話，用眼睛示意叫我解釋。 

我說：「有時大人的世界過於複雜，小孩子就會把自己收藏起來，用盡辦法與

外面的世界劃分界線。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微微點頭。 

與一個不用語言的人溝通，往往造成的效果就是他越不說話，你就越說話，而

你越說話，他就越不說話。因此我必須記著不能比他更著急。但是在旁觀看的

母親就按耐不住，幾乎所有我問孩子的話，都被她搶著代答，她是孩子的聲

音，孩子的手腳。我叫孩子站起來讓我看看他有多高，母親的身體立即就移動

起來。可見常年以來，母親的滿腔情懷，關注與渇望，都投注在孩子的身上。

怪不得孩子一方面依靠她，一方面又控制她。 

好在這是一個明智的母親，她知道長此下去，孩子就會成為「隱青」，只是她

不知道，她自己也不知不覺成了「幫兇」。 

我繼續對孩子說：「我知道你為什麼不說話，因為一直以來，很多人都代你說

話。只是這辦法在孩童時代還行得通，長大了就會困難重重，而且長期沒有說

話，想說也說不出來，因為已成習慣，你擔心嗎？」 

他點頭，努力發出一些單字，我看這孩子長得唇紅齒白，面上已經長鬍子了，

便忍不住開他玩笑：「你看，你已經長鬍子了，誰幫你刮鬍子，是媽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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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笑起來，母親也笑著自首：「他問我怎樣刮鬍子，我自己沒有這個經

驗，只有憑想像去給他示範。」 

我問：「怎麼不去問爸爸？」 

這才確認，父親在家中好像完全沒有角色。 

我叫少年拿出紙筆，把「隱青」兩個字寫下來。他背著一個大書包，卻說沒有

筆，當然又是媽媽為他找筆。又說沒有紙，這次母親沒有動，倒是父親從衣袋

裡找出一張紙頭給他。 

我見少年人的字體十分清秀，便說：「如果不想做『隱青』，就寫下你的決心

吧！」 

他真的寫下「我不想做隱青！」 

我示意他找父親幫手，他帶著紙條走到父親跟前，父親卻說了一大堆與話題無

關的教訓。我嘆一口氣，對父親說：「我相信你一定很久沒有與孩子談話了，

兒子找你幫他，你能否痛快地回應，好！我幫你！」 

母親這才加把口說：「與他說話是對牛彈琴！」 

也許你現在明白，這少年為什麼選擇不說話。他周邊有太多保護網讓他不必開

口，他的家庭關係也有太多難言之隱，雖說是選擇性的緘黙，其實他別無選

擇！ 


